Bonhoeffer, Dietrich 潘霍華（1906～45） 神學家，亦為德國認信教會（Bekennende Kirche）之領袖，直到在納粹手下殉道（Martyrdom{\LinkToBook:TopicID=770,Name=Martyrdom}）。潘霍華的作品並沒有太系統性的內容，卻是近代基督教最發人深省的聲音之一。
　　潘霍華出身於居領導地位的德國家庭，先後在柏林、杜平根及羅馬讀書；他最早的神學作品是《聖徒相通》（Sanctorum Communio），企圖透過解釋神與人日常生活的相遇，來把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的神學，和哲學的社會學相連起來。這本早期的作品，以及研究系統神學中存有論的《行動與存有》（Act and Being）都包含了他日後許多名著的思想雛型。
　　他在紐約的協同神學院（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）的經驗，使他強烈地反對自由神學（參神學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，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3,Name=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ology}），結果他與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的神學立場便更為接近；那時巴特已開始寫《教會教義學》（Church Dogmatics）。返回德國後，潘霍華任柏林大學系統神學講師，這期間出版的《創造與墮落》（Creation and Fall, 1933）和《基督論》（Christology），可看出是深受巴特的影響。
　　這個時期的潘霍華，對剛冒升不久的合一運動極感興趣，同時反對納粹的立場也更形突出，1930年代中期成了認信教會的領袖；認信教會堅拒基督教與納粹主義有任何可以妥協的地方。他自己創辦了一間神學院，後來給納粹黨關閉了。
　　在這期間，他出版了一些燴炙人口的屬靈著作，像《團契生活》（Life Together）及《追隨基督》（Cost of Discipleship）。他亦開始寫《倫理學》（Ethics）一書，1943年他被捕，此書停下來，到他殉道後才出版。在獄中他繼續寫作，後來收集成書，是為《獄中書簡》（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），也是本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作品之一，主要是討論基督教與宗教之建制的關係。
　　提倡「凡俗化神學」（theology of secularity）的人一直認為，他們的思想是本於潘霍華的著作，但事實上他們是誤解了他的思想。在《獄中書簡》的背後，潘霍華對人的能力其實沒有多大的信心；此點從他後期脫離巴特對啟示與人類歷史之關係的立場可見一斑。我們若要明白潘霍華所說的「非宗教的基督教」（'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'），或人的「及齡」（man's 'coming of age'），就一定要從這點開始，而不是說他否認神的知識有什麼客觀性可言。晚期的潘霍華一直想糾正巴特的思想，就是重新重視自然界的秩序，指出這個自然界正是神與人同在及工作的範圍，因此自然界是有某個程度的自主權。潘霍華是藉著這個思想來指出人的責任，這樣的思想也是巴特晚年努力工作的目標。潘霍華的神學與他的自傳是分不開的；這部自傳顯示出，晚期的潘霍華愈來愈重視對人在歷史的責任。潘霍華親自經歷了本世紀歐洲政治、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轉型期，本世紀許多的悲劇，亦濃縮在他的一生之中。
　　【編按︰60年代的英語世界，對潘霍華的作品情有獨鍾，幾乎任何信仰立場的人都覺得，他們的思想與潘氏有某種關係。從「神死神學」（God-is-Dea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511,Name=God-is-Dead Theology}），「凡俗化（Seculariz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7,Name=Secularization}）神學」、解放神學（Liberation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、羅馬天主教神學（Roman Cathol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28,Name=Roman Catholic Theology}），到華人教會保守派的刊物，均常見引用潘霍華的思想及作品。此類引用多係摘取其片言隻字，與潘霍華在該作品之神學主旨及世界觀大相逕庭的，亦屢見不鮮。像對任何神學家的作品一樣，我們若要忠實地了解他及引用他，首要條件就是必須以他所處的時代來整全地明白他的思想，及按其上文下理來引用，才不致人云亦云，現舉幾宗例子來說明。
　　潘霍華第一本神學著作《聖徒相通》，是討論教會之本質及結構（1930; ET, 1963），到了《行動與存有》（1931; ET, 1962），就大大作出思想改動；後者指出啟示的觀念不是靜止的，信徒不能因為買了一本聖經，就等於擁有啟示，我們一定要透過在教會宣講基督，人才能找得著基督，因此個人只有處於群體中，才能經驗啟示的真實，這是昔日與今日之基督的延續性；沒有這個延續性，教會就不成教會了。
　　在《獄中書簡》中，潘霍華深深體會現代社會的世俗化，而教會（指當時親納粹的建制教會）則愈來愈躲在自己的傳統及世俗權力的保護罩之內，茍且偷安，以致現代人與教會的信息日見疏離，他由此而提出「非宗教的基督教」；絕非如「神死神學」、或「凡俗化神學」所言︰現代人對基督教傳統的道理不感興趣；潘霍華從不懷疑現代人需要屬靈之深層意義，他只是想在現實生活中指出那位超越者，但當時德國親納粹的教會，明顯地是失去了這種能力，以致他們對現代人全無信息可言。他指出教會若要忠於聖經的信仰，就一定要分辨宗教與信仰在本質上的不同。
　　在這個思想上，他明顯是受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和巴特的影響。按路德的看法，宗教是來自肉體，而信仰則是出自聖靈；巴特更進一步指出，宗教有一種邪惡的本質，是屬於老我的、世界的，是人妄想藉著自己的能力來上達於神，因此亦是藐視神救法的一種「驕傲」。潘霍華認為宗教是片面不全的，而信仰則是關乎全人的，耶穌的呼召「不是叫人得著新的宗教，而是得生命」。
　　基督徒沒有理由逃避這個世界，無論這世界有多邪惡，它是神拯救人惟一的地方，為此，神參與人的歷史，也為此，神受了極大的苦難；故此祂為人成就的恩典，是「重價的恩典」，而蒙召作基督徒的意思，就是有分於神的苦難，這就是「作門徒的代價」（他的《追隨基督》英譯本即以此為名）。
　　潘霍華雖然出身於上層社會的家庭，但他對下層社會的眾生具有極敏銳的觸角，從而發展出所謂「從下面」（from below）的神學方法；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特別欣賞此點，因為它是從受欺壓的小民角度來處理信仰的問題，也是中產教會還需努力學習的地方，不管是當時的德國教會或今日的華人教會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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